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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版 说 明

    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 <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

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

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

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Q页的小薄本，是为

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

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    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

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

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

能-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

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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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此 世 界

巴布克所见的幻象 巴布克记

伏尔泰

    在掌管天下万国的神灵中，伊图里埃位列一等，专管上

亚细亚部门。有一天他降落人间，到阿姆河畔大月氏人巴布

克的住处，对他说:“巴布克，波斯人的疯狂与放荡引起了

我们的愤怒:昨天管辖上亚细亚的诸神举行会议，决不定对

波斯波利斯①是加以惩罚，还是把它毁灭。你往那城中走一

遭，全部考察一下，回来给我一个忠实的报告。我根据你的

报告，再决定对那城市或者惩戒，或者毁灭。” “可是，

大人，”巴布克诚惶诚恐的回答，“我从来没到过波斯，一个

人都不认识。”天神说:“那就更好，你不会有所偏袒。上天

已经赋予你鉴别力，我再给你一项神通，使你能叫人信赖;

你只管四处去走，去看，去听，留心观察，不用害怕;你到

处会受到很好的款待。”

    巴布克便跨上骆驼，带着几个下人出发。过了几天，在

森纳尔平原附近遇到波斯军队前往迎击印度军队。巴布克先

打听一个掉在后面的士兵，和他攀谈，间他两国为何交兵。

刁哄说:“凭着所有的神明起誓，我一点不知道。那也不关

我事。我只晓得为了要活命，不是杀人，就是被杀，替谁当

差都没关系。或许我明天就投入印度军营，听说他们的粮晌



比这该死的波斯军队每天多发半个铜子。要知道为什么打

仗，你去问我的队长吧。”

    巴布克送了一份小小的礼给那个兵，走进营盘。不久他

结识了队长，问他战争的宗旨。队长说:“我怎么知道呢?

这个好听的宗旨跟我有什么相干?我的家离开波斯波利斯有

好几百里。听到开仗的消息，我立刻丢下家属，照我们的习

惯，跑来找个发财或送命的机会，好在我没有事做。”巴布

克说:“你的同伴不比你知道得清楚些吗?”军官回答:“不，

为什么互相残杀，只有我们几个大都督才真正明白。”

    巴布克觉得奇怪，去见一般将领，和他们混熟了。其中

一个终干和他说:“这场战争使亚洲受了20年难，起因是波

斯大帝的一个妃子手下有个太监，和印度大帝某衙门中一个

小官儿起了冲突。所争的权利大约值一块波斯金洋的1/300

印度的宰相和我们的宰相，都很严正的维护他们主人的权

益。争执变得激烈了。双方各派100万大军出动，每年还得

征发40多万人补充。屠杀、焚烧、破坏的城镇，糜烂的地

方，越来越多;生灵涂炭，而战祸方兴未艾。我们的宰相和

印度的宰相屡次声明，他们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人类谋福利。

每次声明过后，总多儿个毁坏的城市和遭难的省份。”

    -l} --一天，听到和议即将成立的风声，波斯的将军与印度

的将军迫不及待的下令进攻，杀得血流遍野。战争的祸害与

丑恶，巴布克全看到了;他目睹一般将领的策划，都是想尽

方法要叫自己的统帅打败。他眼看军官们被手下的士兵杀

害;士兵们把快要断气的同伴勒死，为的是抢他们身上血肉

狼藉、溅满泥浆的破布。他走进伤兵医院。因为波斯王出了

高傣雇用的救护人员惨无人道，玩忽职守，大半的伤兵都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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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巴布克叫道:“这些是人还是野兽?啊!波斯波利斯一

定要被毁灭的了。”

    巴布克这样想着，进入印度军营。正像伊图里埃早告诉

他的，印度人招待他和波斯人一样好。但使他毛骨惊然的同

样的暴行，他也全部看到。“噢!噢!”他心上想，“倘使伊

图里埃天神来诛灭波斯人，印度的神灵也应该诛灭印度人。”

接着他访查两军中的详细情形，听到许多慷慨豪爽、仁爱侠

义的行为，使他又惊又喜，叫道:“不可思议的人类!这许

多卑鄙的和高尚的性格，这许多罪恶和德行，你们怎么能兼

而有之呢?”

    和议成立。两军的将领没有一个得到胜利，单单为他们

私人的利益叫那么多人 他们的同胞 流了血;那时各

自到朝廷上争功邀赏去了。公家的文告庆祝和平，一致宣称

德行与福扯已经回到人间。巴布克竺 “感谢上帝!纯洁的

风气经过洗涤，今后要常住在波斯波利斯了，它决不会趁那

些恶神的心愿遭到毁灭的，咱们赶快奔往那座亚洲的京城

去吧。”

    他到那座伟大的京城是打老城门进去的:一片的野蛮景

一象，粗俗可厌，叫眼睛看了受罪。城里这个区域，整个儿脱

不了当初兴建时代的气息。因为虽则人家一味厚古薄今，初

期的尝试无论在哪方面都是简陋的。

    巴布克混在人堆里，他们都是些最肮脏最难看的男女，

神气痴呆，赶往一所阴森森的大屋子。巴布克听着连续不断

的嗡嗡声，看着忙忙碌碌和有人掏出钱来买座位的情形，以

为是个卖草垫椅子的市场。不一会他瞧见许多妇女跪在地

下，装做眼睛直勾勾的望着前面，暗中却瞅着男人，才明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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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他进了一所神庙。好些又尖又嘎，又粗野又不调和的嗓

子，在天顶下面发出口齿不清的声音，活像皮克塔弗平原上

的野驴听见吹了牛角号而与之呼应的叫声。巴布克掩着耳

朵;但看到几个工人拿着铁子锄头进庙，他恨不得连眼睛鼻

子也一齐堵住。工人们掀起一块大石板，掘出臭气四溢的泥

上往两旁扔，然后拿一个死人放下坑去，盖上石板。

    巴布克叫道:“怎么!他们把尸首埋在敬神的地方!怎

么!他们的庙基底下都铺满了死人?怪不得波斯波利斯常常

受瘟疫之害。尸体的腐烂，加上这么多人挤在一处的臭秽，

大可毒害全球呢。啊!该死的波斯波利斯!大概天神们的意

思是要毁了它，造一所更好的城市，叫一般比较干净而唱得

好一些的百姓去住。上天自有道理，由它去安排吧。”

    太阳的路程走了将近一半。巴布克要到京城的另外一

头，上一位太太家去吃饭，她的丈夫是军官，托巴布克捎去

几封家信。巴布克先在波斯波利斯绕了几转，看见一些别的

神庙，建筑比较好，装饰也更体面，坐满了一般文雅的人，

传出悠扬悦耳的音乐。他留意到许多公共喷泉，尽管地位不

当，却是壮丽夺目;有几处广场上立着铜像，纪念波斯前朝

的几位贤君，在别的广场上他听见群众嚷着:“什么时候才

会有我们爱戴的君主呢?”跨在河上的几座雄壮的大桥，宏

伟而方便的河滨道，以及两岸的宫殿，巴布克看了都赞叹不

已。他还欣赏一所极大的建筑:打过胜仗，受过伤的成干老

兵每天在那儿礼拜战神②。最后他到那位太太府上，太太请

了一批上等人做陪客，等他吃饭。屋子很干净，陈设华丽，

菜肴精美，女主人年轻，貌美，风雅，殷勤，宾客的风度也

跟她不相上下。巴布克时时刻刻心里想着:“这样一所可爱

        4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的城，伊图里埃天神想要把它毁灭，简直是跟大家取笑了。”

    可是他发觉，那太太开头很多情的向他打听丈夫的近

况，晚饭终了的时候，她更多情的和一个年轻祭司谈话。巴

布克又看见一位法官，当着妻子的面热烈的拥抱一个寡妇;

而这度量宽宏的寡妇一手勾着法官的脖子，伸出另外一只手

让一个很俊俏很谦恭的青年市民握着。法官的太太第一个离

席，到隔壁小房间去招待她的精神导师③。这导师本是约好

来吃饭的，但迟到了。他极有口才，在小房间内和法官太太

谈得那么恳切，那么动人，太太出来时眼睛湿了，脸上升

火，走路不稳，连说话都发抖。

    巴布克开始担心，伊图里埃天神的主意或许是不错的。

因为他有叫人信赖的神通，当天就参透女主人的秘密。她告

诉他喜欢那年轻祭司，又向他担保，说波斯波利斯城中家家

户户都跟她府上的情形相仿。巴布克断定这样的社会是维持

不下去的;嫉妒，反目，报复，会把所有的家庭闹得天翻地

覆;每天都要有流沮与流血的事;做丈夫的一定会杀死妻子

的情夫，或者被情夫所杀。他觉得伊图里埃有心毁灭一座灾

祸连绵的京城，的确是件好事。

    他正想着这些不祥的念头，门上来了一个人，容貌严

肃，穿着黑大髦，恭恭敬敬的求见年轻法官。法官既不站起

身子，也不对来人瞧上一眼，只是神态傲慢，心不在焉地交

给他一些文件，打发他走了。巴布克打听来客是谁。女主人

轻轻的说:“他是本地最高明的一个律师，研究法律有50年

了。我们这位先生只有25岁，两天以前当了司法大臣;他

要审理一件尚未过目的案子，叫那位律师做一个节略。”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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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克说道:“这糊涂青年向一个老人请教，倒也聪明;可是

为什么不让那老人当法官呢?” “你这是开玩笑了，”有

人回答巴布克，“在低微的职位上辛辛苦苦干到老的人，从

来爬不上高位的。这位青年官职很大，因为他父亲有钱。我

们这儿的审判权是跟分种田一样花钱买的。”巴布克嚷道:

“噢!竟有这样的风俗!噢!这个倒霉的城!不是黑暗到极

点吗?花钱买来的法官，他的判决一定是按着价钱出卖的;

这地方简直腐败透了。”

    他正在表示痛苦和惊奇，一个当夭才从队伍中回来的青

年军人对他说:“为什么你不愿意人家买法官做呢?我带着

2000人去跟死亡相搏的权利，就是买来的。我今年花掉4

万金洋，为的是裹着血衣，一连30夜躺在地下，后来又中

了两箭，至今还觉得痛呢。既然我倾家荡产，去替我从未见

过的波斯皇帝当兵，法官要享受一下南面听讼的乐趣，当然

也该花点儿钱了。”巴布克听着气愤，把这个标卖文武官职

的国家暗中定了罪。他不假思索就断定了，这国内决没有人

知道何谓战争何谓法律，即使伊图里埃不加诛戮，腐败的政

治也会把这些人断送了的。

    巴布克对他们的轻视越发加深了一层，因为来了一个胖

子，跟众人随便打了个招呼，走近青年军官，对他说:“我

只能借给你5万金洋，因为全国的关卡今年只给我赚到30

万。”巴布克打听这个抱怨赚钱赚得这么少的人是谁;人家

告诉他，波斯波利斯一共有40位无冕之王，订了租约，包

下波斯帝国，收来的税只消缴一部分给王上。④

  饭后，巴布克走进城内最壮丽的一所神庙，坐在一群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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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儿来消闲的男女中间。高台上出现一位祭司，讲了半天善

与恶。他把无需分析的道理分作几部，把明白了当的事有条

不紊的加以证明，把无人不知的东西教给大众。他很冷静的

装作很激动，讲完了，满头大汗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全场的人

醒过来，自以为受了一番教育。巴布克说:“这个人用足功

夫叫二三百个市民受罪，但他心意是好的，不能作为毁灭波

斯波利斯的理由。”

    从这个集会出来，巴布克被带去参加一个群众庆祝会，

那是360天天天举行的。地方像神庙，庙堂深处有一座宫

殿。⑤波斯波利斯最美的妇女和最显赫的大臣都整整齐齐的

坐在那里，场面非常好看，巴布克开头以为这就是庆祝会

了。一会儿，两三个像国王与王后一般的人物在殿前出现，

他仃753的话与民众说的大不相同，平仄协调、，音韵铿锵，词

意高雅，精妙绝伦。没有一个人打磕睡，大家听着，寂静无

声，只偶尔有些感动与赞美的表示。关于人君的责任，爱护

道德的热忱，情欲的危险，他们都说得精辟动人，使巴布克

听着下泪。他断定他所听到的这些男女英雄，国王王后，准

是国家任用的宣教师。他甚至想劝伊图里埃来听听他们，满

以为这样一个场面必定能使伊图里埃回心转意，永远和波斯
波利斯的市民言归于好。

    庆祝会散了，巴布克立刻想去看看那位主要的王后。她

刚才在华丽的宫中宣扬过高尚与纯洁的道德。巴布克托人引

见，介绍人带着他打一座狭小的楼梯走上三楼，进入一间家

具简陋的寓所，碰到一个衣衫破烂的女人，神气又庄严又凄

枪的对他说:“这营生还养不活我呢，你所看到的许多国王

中间，有一位让我怀了孕，不久我就要分娩，我没有钱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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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钱就不能分娩。”巴布克送她100金洋，心上想:“要是

波斯波利斯只有这个缺点，伊图里埃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。”

    当下他又到一些商人那儿消磨了一晚，他们卖的都是华
丽而无用的玩艺儿。带他去的是他相熟的一个聪明人。他挑

喜欢的东西买了，人家对他礼貌周全，卖的价钱却大大的超

过原价。回到家里，朋友告诉他人家如何如何欺骗他。巴布

克把商人的姓名记在字版上，打算叫伊图里埃惩罚全城的那

夭特别注意。正写着，有人敲门:原来那商人亲自来送回巴

布克忘在柜上的钱袋。巴布克嚷道:“你既然不知羞耻，卖

给我的小玩艺儿敲了四倍的价钱，怎么又会这样诚实这样热

心呢?”商人答道:“城里稍微有些名气的生意人，没有一个

不会把你的钱袋送回的，但说我把货卖多了四倍价钱，那是

人家骗你了，我卖多了你十倍的钱，你一个月以后礴想出
售，连这1/10的钱还卖不到。可是这也很公道，这些无聊

东西能有价值，全靠人的好奇心。靠了这好奇心，我才能养

活我手下的上百工匠，我才能有一所体面的屋子，有一辆方

便的车和几匹马。也靠了这好奇心，我们才能繁荣工业，培

养趣味，发展贸易，增加民间的财富。同样的小玩艺儿，我

卖给邻国比卖给你还要贵，而在这一点上，我是对国家有

益的。”

    巴布克想了一会，把商人的姓名在字版上抹掉了。

    巴布克不知道对波斯波利斯作何感想，决定去拜访祭司

和学者，因为学者是研究智慧，祭司是研究宗教的。他只希

望他们能替其余的人补救一下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到一所修道

院去。院长向巴布克承认，因为许了清贫的愿，他每年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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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万进款。由于许了谦卑的愿，他有很大的势力。然后院

长把巴布克交给一个小修士陪去参观。

    修士正把忏悔院的富丽堂皇的内景指点给巴布克看，外

边却纷纷传说他是来整顿全体社团的。他立刻收到各修院的

申请书，内容无非是:保留本院，解散一切别的组织。听他
们的辩护，所有的社团都有存在的必要，听他们相互的控

诉，全部应该解散。巴布克很佩服，居然没有一个社团不想

为了感化天下而独霸天下的。一个矮小的候补修士对巴布克

iii直:“救世大业眼看要完成了:詹尔杜斯特已经回到世界

上，女孩子们都在预言，还叫人用钳子夹着身体，用鞭子抽着

屁股⑥。所以求你保佑我们对抗喇嘛。” “怎么，”巴布克

问，“对抗那个住在西藏的喇嘛吗?’’ “是的。” “难道你
们跟他打仗不成?你们可是在招兵?” “不是的，但喇嘛

说人是自由的，我们不信;我们写小册子攻击他，他不看;

他还不大听见人家提起我们呢;他把我们定罪的方式，就好

比一个家主叫人在园里子扑灭树上的青虫。”⑦这些自称为明

哲之士的荒谬，出家人的阴谋，提倡谦卑与抛弃名利的人的

野心，骄横与贪婪，使巴布克气得发抖，认为伊图里埃要毁

灭这批贱民真有道理。

    回到家里，他叫人买些新书来排遣心的苦闷，又请几个

学者吃饭，借此散散心。来的人比请的多了两倍，好像黄蜂

受了蜜的吸引。这些清客忙着吃喝、讲话。他们只称赞两种

人，死了的人和他们自己。对当代的人物，除了饭局的主人

以外，从来不赞美。他们之中谁要说了一句妙语，别人就低

着眼睛，咬着嘴唇，恨自己不曾说得。他们不像祭司那样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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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，因为野心的目标没有那么大。每人干方百计想争一个跟

班的职位和大人物的名声。彼此说些侮辱的话，自以为语妙

夭下。他们对巴布克的使命略有所闻。其中一个放低着声

音，要求巴布克害一个作家的性命，因为5年以前此人对他

没有恭维到家。另外一个要求断送一个市民，因为此人看了

他的喜剧从来不笑。第三个要求消灭学士院会员，因为他想

进学士院而始终进不去。吃完饭，他们孤零零的各自回家，

因为除了在请他们吃饭的财主家里，他们都势不两立，彼此

不说话的。巴布克觉得让这批蛀虫在大毁灭中送命并无多大

害处。

    巴布克打发他们走了，念了儿本新书，觉得和那般客人

的气息一样。尤其使他愤慨的是那些恶意中伤的报纸，趣味

恶俗的记载，全是在嫉妒、卑鄙和饥饿的指使之下写出来

的。还有那欺善怕恶的讽刺，专门敷衍老鹰，糟蹋白鸽;还

有枯燥无味的小说，描写的都是作者不认识的妇女⑧。

    巴布克把这些可厌的著作统统丢在火里，晚上出门散

步。有人介绍他去见一位年老的学者，不在那些蔑片之列

的。这学者从来不与俗流为伍，识得人性，也与世人交接，

说话很有见识。巴布克很痛心的和学者提到他的所见所闻。

    贤明的学者回答说:“你看到了一些要不得的文字;但

是每个时代，每个国家，每个方面，总是坏的多如牛毛，好

的寥寥无几。你招待的是一批学究的渣滓;因为每个行业中

间，总是最没资格出场的人老着面皮出现。真正的贤者安分

守己的隐在一边，只跟同道来往。值得你一看的人物和书

籍，我们还有。”他这么说着，来了另外一个学者。两人的

谈话都很有趣味，使人得益，毫无成见，又完全合乎礼仪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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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布克不能不承认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议论。他轻轻说道:

“这样的人，伊图里埃天神是不敢冒犯的，否则他也太狠

心了。”

    巴布克对学者之流是回心转意了，对其余的人始终怀着

怒意。那个和他谈话的贤者对他说:“你是外国人，无数的

弊端涌现在你眼前，而隐藏的好事和有时就从那些弊端中来

的好事，你都错过了。”巴布克这才知道，学者之中有的并

不嫉妒，祭司中间也有德行高卓的。末了他领会到，这些庞

大的社团看上去在互相倾轧，走着同归于尽的路，其实倒是

很有益的组织。每个祭司的团体，对于敌对的团体都有约束

作用。虽则他们在某些意见上分歧，但提倡的都是同样的道

德，他们都在教导民众，也都能够服从法律。好比家庭教师

监督家长的孩子，家长又监督着教师。巴布克接触了好几个

这样的人，看到了一些圣洁的心灵。他打听到连那些要讨伐

喇嘛的疯子里头，也有些伟大的人物。⑨最后他疑心，波斯

波利斯风俗人情很可能和城中的建筑物一样，有的教他看了

可怜，有的使他赞叹不已。

    他对那学者说:“我早先以为那些祭司是危险分子，现

在我明白他们很有用处，特别在有一个贤明的政府，不让他

们变得举足轻重的时候。但你至少得承认:你们一般青年法

官才学会骑马，就买上一个司法官的职位，他们在庭上一定

会蛮横无理到极可笑的地步，也要偏枉不公到极腐败的地

步。还不如把这些职位免费派给老法学家，他们已经把是非

曲直衡量了一辈子了。”

    学者答说;“你没有到波斯波利斯，先看到我们的军队。

你知道我们的青年军官打仗打得很好，虽然他们的职位是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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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的。也许你会看到我们的青年法官案子也判得不差，即使

他们的审判权是花了钱买的。”

    下一天，大理院正要判决一件重要的案子，学者带着巴

布克去了。案情是大众皆知的。所有发言的老律师，主张都

动摇不定，援引了上百条法律，没有一条针对案子的关键。

他们从四面八方看问题，没有一个方面看得真切。律师们还

在迟疑不决，法官们却很快的定夺一r。他们的判决差不多是

全体一致的。他们判得很好，因为根据理性的指示。律师们

的辩护不行，因为他们只请教书本。

    巴布克由此推断，弊端中间往往有些很好的事。他本来

对于金融家的财富非常愤慨，那天却看到这财富也能产生善

果。皇帝需要款子，用普通手段半年还张罗不到的，靠金融

家的力量，不出一小时就凑齐了。巴布克看到由地面上的露

水凝成的大块的云，变了雨水还给土地。并且这些新兴人物

的子弟，受的教育往往比旧家子弟更好，他们的能力有时还

高明得多。因为有个精明的父亲，并不妨碍儿子成为一个公

正的法官，勇敢的军人，能干的政治家。

    巴布克不知不觉原谅了金融家的贪心，他们其实未必比

别人更贪，而且对社会还是少不得的。他宽恕了为要打仗要

审判而不惜倾家荡产的愚蠢，这愚蠢产生了伟大的法官和英

雄。他不再责备学者们的嫉妒，他们之中有的是教育大众的

人，他对野心勃勃、玩弄手段的祭司也回心转意了，他们大

德多于小疵。但巴布克还有许多抱怨的事，尤其妇女们的放

荡以及由放荡造成的祸害，使他不胜忧虑。

    因为他想把各色人等看透，叫人介绍去见一位大臣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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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提心吊胆，惟恐劈面撞见什么妇女被丈夫凶杀的事。到了

大臣那里，在穿堂内等了两小时才得通报，通报之后又等了

两小时。这期间，他决定把这位大臣和他手下那些傲慢的属

吏的名字告诉伊图里埃。穿堂内挤满了上下三等的妇女，穿

各色道袍的祭司，⑩还有法官、商人、军官、学究，大家都

在抱怨大臣。吝音鬼和放高利贷的都说:“这家伙一定在外

省大刮地皮”，使性的人责备大臣脾气古怪，酒色之徒说他

只想寻欢作乐，阴谋家但愿大臣早日被人暗算，妇女们希望

J决快换一个更年轻的大臣。

    巴布克听着他们的议论，不由得想道:“这倒是个有福

的人，所有的仇敌都在他的穿堂里，嫉妒他的都被他的权势

压倒了，瞧他不起的人都跪在他脚下。”巴布克终于进去了，

见到一个矮小的、被年龄与公事压成驼背的老头，但人还活

泼，极有机智。

    他很中意巴布克，巴布克也觉得他值得敬重。两人谈话

很投机。大臣告诉巴布克，说自己很苦。大家当他财主，其

实他很穷;人人以为他权倾一世，其实老是受着牵掣。他所

帮助的人多半忘恩负义;连续不断的辛苦了40年，难得有

片刻安慰。巴布克为之感动了，心上想，假定这人犯着过

失，伊图里埃天神要加以惩罚，也不该置之死地，只消让他

在原来的位置上干下去就行了。

    他正和大臣谈话，请巴布克吃过饭的漂亮太太突然闯进

来，眼睛和额上都带着痛苦与愤怒的表情。她对大臣说了一

大篇责备的话，流着泪，愤愤不平的说，她丈夫要求的职位

不但他的出身够得上，他立的军功和受的伤也使他受之无

愧，他怪怨当局不该拒绝。她把意思表达得那么有力，诉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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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得那么有风度，把对方的意见批驳得那么巧妙，把自己的

理由陈述得那么动听，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居然替丈夫把功

名争到了。

    巴布克搀着她的手臂，说道:“太太，为了一个你心中

不爱的，又是你应当见了害怕的男人，你怎么肯这样费心

呢?”她嚷道:“怎么!我不爱我的丈夫?告诉你，我丈夫是

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我样样肯为他牺牲，除了我的情人，

他为我干什么都愿意，除了和他的情妇分离。我要介绍你见

见那位太太，真是个可爱的女子，聪明绝顶，品性极好。今

夭晚上，我跟她和我的丈夫，还有我的年轻祭司，一同吃

饭，你来跟我们一块儿乐一下罢。”

    那太太把巴布克带到她家里。丈夫终于回来了，很痛

苦，但见到太太，又高兴又感激。他把妻子，情妇，青年祭

司和巴布克，都拥抱了。饭桌上一团和气，又快乐，又风

趣，又文雅。美丽的女主人对巴布克说:“告诉你，大家有

时认为不规矩的女人，差不多永远抵得上一个最规矩的男

人。你要不信，明天不妨陪我上美人泰奥娜家吃饭。有些贞

洁的老婆子把她攻击得体无完肤，但她们做的全部好事还不

及她的多。她不管为了多大利益，也不肯做一件小小的不义

之事，她只替情人出些高尚的主意，只关心他的荣誉，情人

错过一个行善的机会，就会对着她脸红，因为能鼓励一个人

行善的，莫如有一个你不愿意失去她对你的敬意的情妇，做

你行为的见证与评判。”

    巴布克准时赴约。他看见屋子里享用玩好，一应俱全;

而支配一切的却是泰奥娜。她对每个人都有一套得体的话。

她的自由自在的气息使别人也跟着心中舒坦，她的讨人喜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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